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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识贺发胜 ，是
一次 偶 然 的 机 缘 ，春 节
前的 一个中午，我 应 邀
参加朋友的婚宴，来到
西安 市 自强西路尽 端 ，
朋又们 “到了”，我 举

目四顾，哪有饭 店 踪
迹？想起朋友介 绍 的

“ 本 市 一 流 餐 厅”我
觉得 好 笑 。后经指点，我
看见一所饭店、餐厅
大相 径 庭的门面：眼 下
最时 兴 的 铁 闸门护 着布
局考 究 的 茶 色 玻 璃 ，剪
贴着 整 齐对 称 的 文 明 术
语，倒 像时 下 的 高 档 品
商店 ，只是顶端“鹏云

酒家”四 字 在 熠 熠 闪
光，呵，还真有点 等 闲
不识 东 风面 的 味道 呢 。
　迎接 我 们 的 是一位
举止 潇 洒的 男 士 和 几位
训练有 素的 女 郎。尽 管

男士 态度 异 常 谦 和 ，
我最 感 兴 趣 的 却 是那

富丽 堂 煌 的 内部装饰，
那清洁 、那高雅 、那给
人以 古 朴 悠 远 的 艺 术 感
爱的 浮雕 ，令人 有 飘 然
欲仙之 感 。怪不得来 过
这里 的 人 都 称其为窥 探
南方 文 明 的 窗 口 。

席间，但见那位 男
青年 时 而 上 菜 ，时而抹

桌子 ，时 而拖 地 板，时
而端 盘 子 ，风 风 火 火 ，
不亦乐 乎。“嗬 ，这 态
度，这 效 率，难 得！”
我想。“砰！”一顾客
不慎打 碎杯盘，“不要
紧。”那 男 士 应 声 而
来，连 忙 换 了 新的，递
上餐 巾 让那人 揩身上油
污。那 顾 客 反 到 尴 尬 起
来；“你们服务 态度 太
好了，我 要 见 你 们 经
理，当 面 表 扬你！”

“ 嗤 嗤！”女 服务 员 忍
俊不禁：“他 就 是 我 们
经理。”我蓦然 一 震 。

“ 他？哪 象啊！”
我对 这 位年 轻经 理

产生了 浓 厚 的 兴 趣，
意想 知 道 他 。

他叫 贺 发胜，年 龄
二十六 岁 ，生 性泼辣豪
放，很有 胆识。有人 断
言他 是一 位 “将才”，
他笑 笑不 以 为 然。姑不
管这是不 是 恭维，他 便
是他 ，一个现实 的 他 ：
小不点。但 到后来，他
和他 的 搭 稻 田 志 锋将一
个连年亏 损 的 五交化 经
销部改造为 眼下这个局
面，便是 他 迈 出 的 第 一
步。仅 内 外 装 修就花 了
十一万 ，实在令人 昨

舌，然 而 他 敢 ，并 与
主管 公 司 立 了 “军 令
状”：三年 收 回 全 部 投
资！怪道他 如 此 勤 快 ，

“ 缘 是 为 了 挣 钱？”
“不 是，是 为 了 争 一 口
气！”他 说。显 然，在
他春 风 得 意 的 背 后，分
明隐藏着很 多 难 言 的 苦
衷。
当初 ，还 在 修建 工

程刚刚开始 的 时 候，一
些人就预言 他在 徒 劳 、
在劳民伤财，等 着 看 他
的“好戏”。他 呢，一
笑置之。虽 然 他 豁 达大
度，可 装 修工程不 得不
因重远重 阻 力 而半途 下
马。他伤透了心 ，田志
锋伤 透 了 心 。

青山缭 绕 疑无路 ，
忽见 千帆隐 映 来。好在
他的 上峰 市 未央 区 工 业 （
供销公司 经理张成谋是
位识才“大 匠”，明 察
了是 非 曲 直，便 鼎力支
持他 ，才 使 他 的计划得
以继续实施 。
　鹏 云 酒 家 终于初 具

规模了。贺 发胜 抑 制 不
住的 激动 终 于从眼眶 里
倾泻出来，他 哭 了 。

尽管 他 激动 得哭 ，
却仍有好心人提醒 ：

“ 这地势，被 四 周 的 饭
店食堂、小 吃 部 所 包
围，必定得不 偿 失。”

“ 不 要 紧，事 在 人 为
嘛，”他 说，“不 是喊
竞争 么，没对手 和 谁去
分高下？是的 ，我 的 地
理位 置较 别 人 差 ，但我
力求 新 奇 别 致，力 求更
高挡 次，他 别 家把 顾客
当叔，我 把 顾客 当 爷 ，
人总还是 感 情 动 物 。我
再把 质 量提 到 最高 ，把
利润 压 到最 低，不信 顾
客不 买账。”说得 很 自
信，充 满 少年 豪 气 。

可是 开 业 的 鞭炮 声
过后，留 下 的 却 是一 片
死寂 ：周 转 资 金 短缺 ，
无米之 炊难 为，费 了 九
牛二 虎之 力 ，还 是 没人
理茬。窥 人 家 门 庭 若
市，看自 己 门 可 罗 雀 ，
眼看 着自己 辛 辛 苦 苦 在
唐城 宾 馆 培 训 的 人 员 一
个个另投 “明 主”，
留下这个 “培 训 站”无
可奈何，眼 看 着一 伙 伙
街痞 流 氓纨 袴 子 弟 屡 次

“ 光 顾”，还 得 笑 脸 相
迎……他感到 迷 惘 感 到
困惑 感 到 不可 思 议和无

可排 泄 的 烦 恼 。
要在 绝 路 上 谋 生

存！于 是 ，多 少 个 不 眠
之夜 伴 他苦苦 琢磨 ，于
是，他 开始 请 教 许 许 多
多人 ，于是 他 翻阅了许

多有 关 资 料，于 是……
倍尝 了 掺着 泪 水的 酒 。

精诚所 至，金石 为
开。顾客 终 于 朝 他 们 靠
拢了。那 些坎 坷业 已成
为过去，鹏 云 酒 家在 强
手如 林 的 古城 开始 崛 起
了。那 只 大 鹏 正 展 翘飞
向云 端 。

笔
走
龙
蛇

阔　了 脸 不　变
屈超 耘

最近，陆 续 读 了 一 些 谴 责 “一 阔 脸 就 变 ”的
文章 ，颇有 感 触。人 一 旦 阔 起 来，脸 色 每 每 随 之
变化 ，似 乎 成 了 一 种 顽 症 。连 受 尽 折 磨 、一 生 表
阔，稍 微 境 遇好 转 就 变 脸 的 阿 Q先 生 都 如 此，这
论其 它。基 于 此，论 者 们 断 言 ：阔 后 的 脸 变 与
否，是 衡 量 一 个 人 品 质 好 坏 的 试 金 石 ；阔 后 脸 变
的大 凡 是 坏 东 西，反 之 则 是 大 好 人。

我对 上 述 论 断 是 持 怀 疑 态 度 的。
　“一 阔 脸 就 变”，不 好。此 等 人 见 不 得 “米

汤起 皮”，或 当 上 小 小 的 芝 麻 官 、菜 籽 官，或 由
乡下 进 了 象 样 的 大 机
关，就 幸 幸 然 飘 飘 乎 ，
自以 为 了 不 起 ，形 诸 于
色，脸 就 开 始 变 化 ，最
后呈 现 出 一股 “爷 ”
势。虽 然 貌 似 虎 然 大 物，却 证 明 是 气 短 、识 低 、
见卑 的 浅 薄 之 辈 ，但 还 不 能 说 一 定 是 坏 人；甚 至
还可 以 说 是 有 缺 点 的 好 人。因 为 以 脸 色 判 断 人 ，
准确 度 如 何 ，不 能 不 叫 人 怀 疑。

“ 阔 了 脸 不 变”真 的 就 是 好 人 吗 ？实 在 不
一定 。有 一 种 人 ，心地 纯 净 ，实 诚 憨 厚 ，不 为 浮
名屑 利 而 动。在 别 人眼 里 ，确 实 够 阔 的 了 ，却 还
守着 往 日 的 本 分 ，心 不 变 ，脸 也 不 会 变 。这 种 人
当然 是好人 ，自 古 至 今 ，不 乏 其 例。但 是 ，阔 了
脸不 变 的 ，就 有 很 多 坏 人，而 且 是 超 级 坏 人。西
汉的 王 莽 ，是 中 国 历 史 上 有 名 的 奸佞 之 徒，可 他
最大 的 本 事 ，就 是 阔 了 脸 不 变 ，还 能 谦 恭 下 士。近
代的 袁 世 凯 ，更 是 如 此 ，他 翻 手 为 云覆手 为 雨，在

“ 小 万 岁 ”溥 仪 面 前。却 诚 惶
诚恐，谦 卑 至 极 ；在 孙 中 山 面
前，更 “态 度 雍 容 ，有 君 子 风”。

我常 常 感 到 看 问 题 陷 入 浅
层次 所 带 来 的 危 害，“阔 了 脸
就变”，就 是 著 名 一 例。之 所
以幼 儿 园 小 朋 友 看 电 影 时 ，一
眼就 认 出 了 谁 是 好 人 谁 是 坏 蛋，原 因 就 在 于 我 们
把好 坏 的 指 标 刻 在 脸 上 。可 以 想 象，孩 子 长 大
了，进 了 社 会，仍 然 从 硷 上 分 正 邪 ，那 将 是 多 么

大的 悲 剧 。岂 不 知，稍
有头 脑 的 人 ，不 会 不 懂
得在 脸 上 伪 装 自 己 的 。
我的 故 乡 ，过 去 有 两 个
有名 气 的 人 ，一 个 是 身

为省 参 议 的 罗 先 生 ，一 个 是 任 某 大 学 教 授 的 陈 先
生。按 说，这 两 个 都 属 “阔 ”了 的 类 型 。有 一
年，两 人 先 后 回 了 故 乡 ，罗 参 议 见 人 满 面 春 风 ，
打躬 问 好，陈 教 授 寡 言 鲜 笑 ，只 会 问 一 声 ：“你
好。”之 后 ，乡 亲 们 齐 呼 罗 参 议 好 ，陈 教 授 坏。
球不 知 几 个 月 后 ，罗 家 的 地 租 提 高 了 一 倍，陈 教
授却 把 乡 亲 们 的 苦 情 写 成 文 章 ，登 在 报 纸 上。只
有到 了 这 一 步 ，大 家 才 知 道 用 脸 色 区 分 人 ，会 招
致多 么 大 的 错 误 。

末了 ，我 还 想 专 门 为 阔 了 脸 就 变 的 人 评 点
功、摆 点 好。这 种 人 尽 管 浅 薄，却 还 实 诚。想到
自己 阔 了 ，不 同 于 往 昔，不 同 于 一 般 人，就 立 即
形诸 于脸。这 可 以 叫 做 表 里 一 致。只 是 这 种 一 致
太卑 下 罢 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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墓的建筑，是随
着生产的 发 展 而
趋于高 大和富 丽
的。中 国 古 代的
葬仪 ，十分 简
单。人们 认为 ，

所谓 葬就 是#，埋 起来 完 事，也 不
修高大的陵家，春秋时 孔子认为 自
己二 是 到 处游说的人，居 无定 所，行
无定 址，怕回来后找不到父 母 的
墓。所 以在他的 父 母 墓上建了 四 尺
高的 上 丘 ，这 便 是 陵 的 最初雏
形。以后 的王侯 贵族竞 相 效
法，除 了 大 量 增陪葬物 件 ，陵 墓
及陵 园高大而 雄 伟。《吕 氏 春
秋》上说：“世之 为丘垄也，其
高夫若山，其树之若林 ，其 设
阙庭 为 宫 室 ，造宾阵 也 若 都
邑。”就 是 说帝王 的 陵墓 是 按
都城 的 规模建筑的。秦 始 皇 帝
陵的 建 筑规模 ，也是这 样 。

秦陵 整 个 陵 园50.25平方
公里上 ，实 建 的 和 象 征的 有 四
墙。放 置 始 皇 帝 棺 椁 及 主 要 陪 葬
品的 是 冥 室 或 地 宫。是 用 墙 圈 起 来
的，地 宫 墙 东 西 宽392米 ，南 北 长
4 60米，高 4米 。厚4米 ，除 东面
有5个 门 道 外 ，其 余三面，只 有一
个门 道。宫 墙用 土 还 砌成。地宫 墙
及地 宫 的 陪 葬 品 ，全 部 埋 在 地面 议
下，墙 顶 距 现 在 的 地 表 约 4至 2.7
米，为 整 个秦 陵 的 核 心 建 筑，相 当
于后 来 都城中的 宫 城。在 地面 上有
两道 用 夯土 筑 起 的 城 垣，是 南 北
长、东 西 窄 的 长 方 形。内 城 南 北
1 350米，东 西 580米，周 长3870
米，东 、南、西 三面 各有一 门，北
面二门。内 城 城 垣 的 四 角 及 城 门

上，原来都有 角 楼 和 门 阙 。外 城 城
垣南 北2165米 ，东西94.0米，周 长
6210米 ，四 面各 有一 个城 门，四 处城
门上 原有门 阙 。总 起 来 看，内 城 周 围
7 .5里 ，外 城 周 围 12.5里 。明 朝 都穆在
《 骊 山 记 》中说 始皇 帝 陵 内 城 5里 ，

外城 10里 ，那是一 种 约 略 的 说 法 ，取 其
近似 。内 外 城 垣 基厚 约 8米 ，原高 有 多
少呢？按 其 墙 的 厚度 看，原 高 最 少在
8 米以上10左 右，相 当于一 幢 四层
楼房 的 高 度。1962年，勘 察时，还 可
以看 到 二米左 右 的 墙 垣，现 在 则 看 不

到了。南 内 城 附 近 的 岳 家 沟 村
民挖 窑 洞 、打井，有 的 便 在城
内的 墙 基 上 ，从 其 中 可 以 看 到
一层层 分 明 的 夯 上 断 面。除 了
内外 城，在 秦 陵 东 五 里 路外的
大王 镇 ，曾 有 秦 阙 建 筑。《说
苑》中机载 ，秦始 皇 帝 兼 并 天

下后，在 东 岳朐界 中 立 石
阙，以 为 秦 东 门。大 王镇的 阙
应是 秦 陵 的 东 门 阙 。

这种 格局，组 成了一个 完
整的 建筑 系 统 。从 地宫 东 门 出

来，出 内 城东门 ，外 城 东 门，沿 神 道
东行，即 为 东 阙 门，这 便 是 当 年 秦 陵
的气象，这 种 设 计，秦 的 先祖
在凤 翔 时，陵 园 以 隍 代 城 ，即
挖了 三道 沟 。战 国 时 赵 王 陵也
有城 墙，社 会 生 产 的 财 富，没
有用 在 扩大再生产 增 加 社 会 财
富方面，而用 于 帝 王 及 其 贵 族
生前享 受 和 死 后 的 排 场。晋 代
索琳 说，帝 王 们 将 天下 贡 赋 的
三分之一用 于 陵 墓 建 筑。这便
是中 国 古 代 社会 的 变 态 行 为 的
一种。这 种 形 式，影 响 到 汉 、
唐、明 、清帝 王 陵 的 建 筑 格局。

这种 奢靡，也 影 响 着 民 间 的
习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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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
掉，

“
真
是
现
在
了
不
得，

那
么
大
的
姑
娘
家
赤
胳
膊
裸
腿
的，

在

水
中
胡
折
腾，

游
泳
是
女
孩
子

干
的

吗
？
”真

是
可
笑，

我
确
实
是
姑
娘，

可

我
就
是
对
花
不
感
兴
趣，

也
偏
偏
爱
游

泳，

我
感
兴
趣
的
事
可
多
了，

打
羽
毛

球、

跳
舞，

或
是
早
上
醒
来
了，

站
在一

阳
台
上
对
着
初
升
的
太
阳
读
上
几
段
流

利
的
英
语
优
美
抒
情
的
散
文，

晚
上
学

习
之
余，

和
哥
哥
杀
上
几
盘
象
棋。

对

了，

奶
奶
尤
其
反
对
我
下
象
棋，

她
重

复
着
不
知
说
过
了
多
少
遍
的
那
句
话
：

“
那
娃
姑
娘
家
干
的
吗。

不
象话！”

真
是
奇
怪，

好
象
人
生
下
来
以
前
上
帝

早
已
安
排
好
了，

男
人
必
须
干
什
么，

女
人
必
须
干
什
么，

界
限
之
清
严，

就

象
男
人
必
须
上
男
厕
所
女
人
必
须
上
女

厕
所
一
样，

这
是
天
经
地
意，

不
可
违

反
的。

可
我
偏
偏
又
不
懂
得
上
帝
给
我
的

“
安
排
表”

的
内
容，

于
是
只
能
自
己

随
心
所
欲
地
安
排
了，

当
然
利
我
者

取，

害
我
者
避，

本
来
嘛，

我
就
是

我

。


